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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
1

近
五
年
來
，
我
先
後
在
「
拾
穏
」
和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上

透
譯
「
新
書
評
介
」
這
一
欄
，
陸
陸
綰
繽
介
紹
過
幾
十
本

書

。
通
常
，
每
一
本
書
只
選
譯
一
位書
評
家
的
評
介
；
只
有
兩

本
書
我
譯
了
三
位
書
評
家
的
報
導
，
那
就
是
索
忍
尼
辛
的
「

一
九
一
四
年
八
月
」
和
海
勒
的
「
根
」
。
這
兩
本
書
都
是
主

題
嚴
肅
辶
洄
劃
深
遠
、
氣
魄
雄
偉，當
得
起
是
二
十
世
紀
的

世
界
文
學
名
著
而
無
愧
。

「
根
」
書
的
評
J^
I，
上
期
已
經
介
紹
過
兩
篇
，
讀
者
印

證
本
期
的
第
三
篇
，
可
以
發
現
書
評
家
的
評
介
，
看
法
各
自

不
同
，
而
事
箕
敍
述
上
也
有
出
入
。
例
如.. 

作
者
爲
了
體
驗

運
奴
船
船
中
的
苦
痛
，
親
身
在
底
船
中
睡
了
一
晚
，
齊
麥
曼

在
本
篇
中
却
寫
成
了
「
十
夜
」
。

我
乩
過
本
齒
的
書
摘
，
倪
得
它
是
由
黑
人
所
寫
的
「
黑
奴
籲
天
錄

」
和
「
飄
」
，
是
一
本
改
變
人
類
觀
念
的
書
。
海

勒
與
他
的
兩
本
名
著
，
將
來
如
果
躋
身
諾
貝
爾
文
學
奬
之
林
，
我
一
點
兒
都
不
會
驚
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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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
遠
流
長

從
黑
人
的
觀
點
看
來
，
在
某
一
個
層
次
上
，
「
根
」
書
的
大
部
份
便
是
「
飄
」
。
可
是
在
歷
史
嘉
年
華
會
的
炫
麗
服
裝
下

，
却
是
一
份
不
同
凡
響
的
社
會
資
料
，
根
據
了
上
天
入
地
的
搜
尋
，
以
及
爲
了
個
人
與
歷
史
的
眞
到
，
以
莫
大
熱
情
賦
與
了
蓬

勃
的
生
氣
。
寫
過
「
麥
爾
柯
姆
十
世
傳
」
的
海
勒
，
已
經
逹
成
了
美
籍
非
洲
人
不
變
的
夢
想
。
他
囘
溯
本
身
的
族
系
，
一
直
到

了
西
非
甘
比
亞
他
七
代
以
前
所
住
的
小
小
村
落
；
十
八
世
紀
時
，
他
的
曼
卡
丁
族
老
老
外
祖
父
，
被
人
綁
架
裝
船
運
往
美
洲
爲

奴
。
他
報
導
的
是
這
個
男
子
漢
丨
—

金
根
逹
_
~
的

一
生
，
以
及
他
的
子
子
孫
孫
，

一
直
到
海
勒
自
己
在
綺
色
佳
出
世
爲
止

—
儘
管
軟
趴
趴
的
文
體
有
點
傳
統
歷
史
性
纏
綿
故
事
的
味
道
，
却
提
供
了
黑
人
團
體
移
植
在
奴
隸
祉
會
中
所
失
落
了
的
價
值

惑
。

海
勒
的
家
鸊
敍
述
混
合
了
事
賀

、

虛
構

、
和
神
話
；
他
在
自
己
家
族
的
長
楚
中
，
在
西
非
口
口
相
傳
的
掌
故
老
頭
兒
嘴
裏

，
在
法
院
檔
案
內
，
海
事
文
件
上
，
以
及
人
口
普
查
的
表
冊
中
所
不
知
這
的
事
情
，
就
以
自
己
的
創
意
加
以
潤
色
|
|

．
但
却
一

直
參
照
着
歷
史
的
眞
憑
賈
披
進
行
。
這
本
書
就
像
是
從
收
集
的
骨
骼
上
，

重
行
拼
合
成
一
條
大
恐
龍
。
他
從
根
逹
，
他
女
兒
凱

瑟
，
她
兒
子
爵
奇
，
孫
子
堂
慕
原
有
的
事
故
，
添
寫
出
他
們
的
經
歷
來
，
敍
述
的
是
數
以
百
萬
人
計
的
美
國
黑
人
命
運
。

海
勒
的
親
點
偶
爾
受
到
過
多
的
、
華
麗
的

、
十
八
世
紀
末
小
說
體
的
敗
壞
°
(
「
他
跳
起
身
來
，
抓
住
凱
瑟

；
她
扭
着
爨

開
來
，
厲
聲
嚎
叫
着
，
他
就
像
帶
着
狠
狠
的
詛
咒
，
鞭
子
噼
啪
地
抽
在
她
頸
背
上
°
」
)
他
打
箕
撲
滅
的
砷
話
，
自

己
却
不
時

成
了
它
的
受
害
人
，
尤
其
他
敍
述
根
逹
村
落
中
的
生
活
，
就
像
原
始
的
伊
甸
園
，
出
現
了
一
切
的
煩
惱
。
他
筆

下
當
了
奴
隸
的

主
角
，
那
口
假
定
是
眞
正
的
土
腔
，
逼
迫
得
傳
逹
出
歷
史
性
的
文
告
時

，

就
弄
得
叫
人
發
厭
，

變
得
使
人
可
笑

°
(
「
唔
，
俺

聽
人
說
了
，
在
費
城
那
裏
，
好
多
白
人
大
頭
頸
在
開
大
會
，
他
們
管
它
叫
第
一
屆
大
陸
閾
會
呢
°

」
)
對
他
最
近
的
祖
先
草
率

(I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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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處
理
，
寫
成
了
匆
级
忙
忙
並
不
滿
意
的
結
局
。

可
是
海
勒
故
事
的
熱
情
，
它
觀
念
上
的
橫
掃
干
軍
，
以
及
大
部
分
忽
略
了
的
充
到
素
材
，
使
「
根
」
書
升
高
爲
一
種
具
有

社
會
重
要
性
的
事
件
。
本
書
前
半
完
全
爲
金
根
逹
的
傳
說
所
獨
佔
，
他
的
成
長
、
被
擄
、
橫
越
大
西
洋
的
恐
怖
，
和
從
一
個
驕

傲
的
人
物
改
變
成
一
個
叫
「
多
拜
」
的
農
田
奴
隸
。
從
根
逹
眼
裏
，
我
們
觀
察
他
變
遷
的
儀
式
：
他
如
何
學
到
了
在
月
兒
、
雨

水
中
測
瘟
自
己
的
生
命
，
如
何
在
靑
年
期
歷
經
四
個
月
的
成
人
訓
練
，
寫
得
詳
詳
細
細
到
了
最
高
點
。

「
根
」
書
的
大
部
份
，
都
是
一
種
高
度
條
理
的
通
俗
人
類
誌
。
根
逹
的
父
親
敎
兒
子
以
堅
忍
，
便
帶
了
他
到
鄰
村
走一段

險
峻
的
行
程
；
根
逹
也
把
自
己
的
經
驗
轉
逹
給
弟
弟
，
走
一
段
類
似
的
艱
苦
途
徑
。
尊
嚴
｀
和
不
踞
感
情
，
成
爲
成
人
的
證
明

。
唧
於
根
逹
在
十
七
歲
時
突
然
遭
擄
爲
奴
，
海
勒
寫
道
：
「
在
他
心
中
深
處
，
知
道
他
再
也
見
不
到
家
國
了
，
簡
直
就
覺
得
在

內
心
中
，

一
種
寮
潰
的
、
無
法
挽
囘
的
東
西
在
死
去
。
」
詔
到
這
裏
，
這
棲
幽
幽
的
一
節
使
人
心
碎
。

在
南
北
戰
爭
以
前
的
各
章
，
一
代
代
的
人
漸
漸
死
亡
，
這
是
它
們
的
控
制
主
題
，
就
像
根
逹
緩
緩
地
向
奴
隸
社
會
中
的
溫

順
歸
服
，
降
低
了
自
己
的

靈
性
，
以
配
合
那
些
被
擄
爲

奴
的
弟
兄
們
，
他
問
道
：
「
他
已
經
成
了
一
個
別
人
自

稱
的
『
黑
鬼
』
嗎
？
」
我
們
業
已
知
逾
奴
隸
生
活
的
種

種
切
切
1

大
部
份
出
自
白
人
的
資
料
I__ 

海
勒
却
使

我
們
「
感
受
」
到
一
個
黑
人
的
觀
點
，
是
不
是
根
逹
無

力
阻
止
把
自
己
心
愛
的
女
兒
凱
悲
賣
走
，
還
是
凱
葱
在

她
主
子
素
湯
姆
色
迷
迷
的
慨
柔
手
段
下
無
法
可
想
，
他

使
她
生
了
獨
一
的
兒
子
「
小
鷄
爵
奇
」
。

在
內
戰
以
後
的
年
頑
，
爵
奇
的
兒
子
是
個
鐵
匠
'

名
叫
毛
堂
慕
，
率
領
着
一
夥
從
前
的
奴
隸
，
遷
到
了
田

「杖」 嚐作考海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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納
西
州
的
罕
寧
鎮
，
本
書
的
族
系
敍
述
便
稀
釋
成
了
一
種
歷
史
事
件
哪
、
死
亡
哪
、
出
生
哪
等
等
的
背
誦
，
而
在
一
九
二
一
年

初
夏
，
一
個
男
娃
娃
的
誕
生
1

作
者
本
人
l
l
'

而
到
了
頂
點
。
這
種
敍
述
上
的
衰
退
和
漸
漸
成
了
輕
率
的
史
料
，
一
定
會
使

很
多
諮
者
失
望
。
不
過
，
它
也
無
意
中
道
出
了
海
勒
決
心
「
小
說
化
」
的
至
當
，
這
在
本
書
的
前
面
已
經
有
了
很
多

丨
—
．

這
種

抉
擇
也
一
定
會
使
很
多
專
業
書
評
家
失
望
。
海
勒
沒
有
寫
那
種
在
社
會
上
只
有
小
小
衝
擊
力
的
學
術
論
著
，
而
以
最
好
的
判
斷

力
寫
出
了
一
枚
地
震
炸
彈
l

—
這
本
書
的
大
膽
觀
念
和
熾
熱
筆
力
，
定
會
接
近
億
萬
人
民
，
改
變
我
們
對
自
己
的
看
法
。

看
上
去
「
根
」
書
註
定
了
要
在
這
個
文
學
季
節
裏
洛
陽
紙
賁
。「
雙
日
出
版
公
司
」
已
經
印
行
了
二
十
萬
冊
精
裝
本
，
預

料
在
本
書
進
入
行
銷
過
程
以
前
，
還
會
銷
售
出
這
個
數
字
的
一
倍
。
至
於
不
幾
年
以
前
，
海
勒
就
已
經
賣
出
去
的
普
及
本
發
行

權
，
發
行
數
字
一
定
也
會
數
以
百
萬
冊
計
。
「
美
國
傳
播
公
司
」
耗
資
六
百
萬
美
元
，
已
經
把
這
一
段
編
年
史
編
成
了
十
二
集

的
電
視
影
集
，
預
定
就
在
今
年
元
月
份
播
出
，
由
年
輕
的
電
視
影
星
波
敦
去
金
根
逹
這
一
角
。
對
海
勒
來
說
，
爲
這

一
筆
橫
財

他
已
準
備
了
十
二
年
，
經
過
多
年
來
爲
這
本
書
僕
僕
風
塵
的
演
說
，
才
使
他
在
經
濟
上
不
致
捉
襟
見
肘
；
這
位
五
十
五
歲
的
新

聞
從
業
人
員
，
終
於
定
居
在
比
華
里
山
的
舒
適
住
宅
裏
，
目
前
他
正
在
寫
一
本
關
於
自
己「
尋
『
根
』
究
『
柢
』
」
的
書
。

海
勒
和
他
的
發
行
人
，
談
到
「
根
」
書
的
虛
構
成
份
都
很
委
婉
。
海
勒
特
別
指
出
他
的「
擬
態
」
寫
作
方
式

，
僅
限
於
書

中
人
物
的
對
話
、
思
想
、
和
情
緒
。
然
而
卽
使
對
本
書
草
草
瀏
覽
，
也
顯
然
看
出
所
虛
構
的
無
盡
事
件
，
不
是
摘
自
個
別
的
歷

史
，
而
是
出
自
美
國
黑
人
共
同
經
驗
的
泉
源
。
海
勒
告
訴
「
新
聞
周
刊
」
的
記
者
白
克
說
：
「
『
根
』
書
是
所
有
黑
人
的
簡
單

故
事
，
我
們
每
一
個
黑
人
溯
本
追
源
，
都
會
找
到
原
住
在
非
洲
村
落
裏
的
甚
麼
人
，
被
搏
以
後
，
越
過
重
洋
，
在
田
莊
上工作

，
一
直
到
歷
經
內
戰
，
這
就
是
整
個
種
族
的
族
贈
。
」

海
勒
還
是
個
小
蘿
蔔
瞑
時
，
夏
天
晚
上
便
坐
在
田
州
罕
寧
鎮
的
門
廊
上
，
聽
外
婆_
l

毛
堂
慕
的
女
兒
1

同
姑
媽
｀
表

兄
弟
談
到
她
們
所
稱
的
「
非
洲
人
」
，
那
個
人
名
啡
根
逹
，
在
砍
木
頲
做
鼓
時
被
人
抓
走
，
裝
船
運
走
賣
爲
奴
隸
。
她
們
說
，

那
個
非
洲
人
管
六
絃
琴
啡
「
扣
」
琴
，
他
家
那
條
河
啡
「
堪
拜
河
」
。
這
些
個
「
卡
」
－
音
詞
兒
，
在
幾
十
年
後
出
現
，
成
爲
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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勒
探
索
祖
先
具
有
決
定
性
的
線
索
。

海
勒
的
寫
作
生
涯
始
於
海
岸
防
衞
軍

，
那
時
他
幹
的
是
新
聞
組
長

，
忙
着
替
施
密
士
司
令
草
擬
演
說
稿
和
公
共
關
係
的
文

字
。
在
格
林
威
治
村
捏
過
一
段
「
餓
得
要
死

的
作
家
」
階
段
後
(
爲
了
紀
念
那
云
取
日
子
,
海
勒
在
他
的
辟
盂g上
,
放
着

二
個

沙
丁
魚
罐
頭
架
)
'
－
九
六
二
年
，
他
和
戴
維
斯
1

合
著
「
麥
爾
柯
姆
十
世
傳
」
|
|
＇頭
一
次
接
受
了
「
花
花
公
子
」
問
問

答
答
的
訪
問
；
那
本
黑
人
領
袖
的
傳
記
，
成

了
海
勒
的
暢
銷
書
。
一
九
六
四
年
，

海
勒
經
過
華
府

「
國
家
檔
案
局
」
時
，
「
根

」
書
呱
呱
墜
地
了
。

「
那
時
正
是
許
多
黑
人
特
別
意
識
到
自
己
在
非
洲
的
根
塬
，
」
他
囘
想
道
：
「
有
種
甚
麼
力
蕨
迫
使
我
進
去
。

」
他
在
一

八
七
0
年
北
卡
州
阿
曼
沙
郡
的
人
口
普
査
紀
錄
上
，
無
意
中
發
現
外
曾
祖
父
毛
堂
慕
鐵
匠

，
和
他
兒
女
的
名
姓
。
他
說
道
：
「

老
兄
，
那
眞
是
使
人
精
神
抖
檄
嘛
，

要
看
看
所
有
那
些
我
聽
說
過
的
人
名
，
這
碼
子
事
使
我
緊
緊
在
心
，
打
從
那
以
後
我
就
沒

放
鬆
過
。
」

海
勒
開
始
訪
問
聯
合
國
，
見
到
任
何
非
洲
國
家
代
表
，
只
要
肯
聽
他
說
話
的
人
，
便
同
人
長
談
；
問
他
們
知
不
知
道
金
根

達
曾
經
用
過
很
多

「
卡
」
－音
字
兒
的
來
源
何
在
，

有
人
叫
他
去
見
一
位
比
利
時
語
言
學
家
范
西
那
博
士
，
他
辨
認
出
這
種
詞
粟

是
曼
丁
卡
族
，
在
廿
比
亞
某
些
地
區
說
這
種
話
。
在

「
閩
者
文
摘
」
范
事
長
華
萊
斯
夫
人
，
議
他
每
月
預
支
三
百
美
元
薪
水

丨

以
他
這
本
書
的
連
載
權
作
囘
報
—
的
協
助
下
，
一
九
六
六
年
他

旅
行
到
了
甘
比
亞
。

他
在
那
裏
發
現
好
些
村
落

，
都
以
根
逹
那
顯
著
的
一
族
爲
名
，
還
有
族
內
幾
個
熟
識
掌
故
的
人
，
稱
爲
「
遊
方
唱
詞
兒
的

」
，
他
們
知
道
每
一
個
村
落
過
去
成
百
上
千
年
的
歷
史
。
在
金
根
逹
的
故
居
久
孚
爾
村
，
海
勒
遇
見
了
一
個
唱
詞
的
老
頭
兒
胡

化
那
，
他
敍
述
了
金
根
逹
的
家
族
，
又
告
訴
海
勒
，
根
逹
在
十
七
歲
時
離
開
村
子
去
砍
木
頭
，
以
後
便
再
也
沒
有
見
到
。
「
我

坐
着
，

就
像
是

一
尊
雕
刻
的
石
像
，
」
海
勒
在
「
根
」
書
最
後

一
章
中
寫
着
：
「
一
身
的
血
液
似
乎
都
已
經
凝
結
了
。
」
當
池

粒
過
這
帶
地
區
時
，
炭
祝
的
土
人
都
唱
羞
問
候
：
「
金
先
生
！
金
先
生
！
」

海
勒
這
個
工
作
計
盡
能
放
手
做
去
以
前
，
又
歷
經
了
十
年
的
研
究
｀
閲
誼
｀
和
寫
作
。
爲
了
要
研
究
根
逹
成
了
奴
隸
後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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飄
洋
過
海
，

海
勒
受
雇
在

一
艘
駛
往
弗
州
的
利
比
亞
貨
輪
上
，
他
有
十
天
晚
上
，
赤
條
條
躺
在
貨
船
中
的
粗
糙
木
板
上
，
力
囧

想
像
出
圍
繞
在
他
需
中
主
人
公
的
胡
言
亂
語
，

惡
臭
氣
息
、
和
萬
分
畏
惱
。

「
比
起
根
逹
所
經
過
的
途
程
來
，

我
那
一
趟
眞
是

絕
對
的
奢
侈
，
」
他
說
道
：

「
不
過
我
終
於
覺
得
，
我
已
獲
得
了
一
些
敍
述
他
受
苦
受
難
的
權
利
。

」

远
次
橫
越
重
洋

，
也
是
海
勒
波
折
途
程
中
的
最
低
點
，
債
務

、

發
行
人
的
不
耐
煩
、
十
年
研
究
寫
成

一
部
可
詔
稿
件
這
種

錬
鐵
成
金
的
展
筌
，

這
些
使
他
有
天
晚
上
到
了
船
尾
，

眞
想
跳
到
舷
外
去
。

「
我
要
做
的
便
是

一
步
跨
過
船
欄
就
行
了
，
」
他

說
：
「
那
是
一
項
極
其
秘
密
的
行
動
，

而
且
相
當
沒
有
甚
麼
苦
痛
可
言
，
不
到
第
二
天
早
上

，

不
會
有
一
個
人
曉
得
。
」

家
族
中
幾
代
人
都
盼
望
着
他
的
感
覺

，

使
他
止
住
了
，

在
牙
買
加
花
了
兩
年
半
把
書
寫
完
。
他
說
道
：
「
今
兒
個
，
我
望

谘
這
本
書
，

就
想
像
到
了

一
個
做
媽
媽
的
把
小
賓
寶
抱
在
膝
頭
上
，
眼
睜
睜
望
着
他
初
初
擧
步
時
所
有
的
感
受

一
樣
。
」

(
新
聞
周
刊
7
6
-
0
9
-
2
7
-
4
6
)

李
森
科
的
興
衰

作
者
：

孟
德
維
杜
夫

(
Z
h
o
r
e
s

Medvedev) 

出
版
：

蘇
俄
地
下
出
版
品

頁
數
：

不
詳

售
價
：

不
詳

在
史
達
林
嚴
酷
統
治
時
期

，
他
那
種
古
怪
的
農
業
計
盅
，

却
獲
得
了
賈
質
上
幾
近
無
限
的
支
持
；
他
所
控
制
的
研
究
方
向

，

在
範
圍
上
却
遠
遠
超
出
了
他
的
能
力
l
|

使
得
蔽
俄
的
造
傳
學
退
步
了
幾
近
一
尖
。
去
年
十
一
月
下
旬
，

寐
俄
「
消
息
報
」

在
底
頁
短
短
的
一
則
消
息
，

遲
遲
透
露
了
七
十
八
歲
的
李
森
科
(
T
r
o
f
i
mDen

isovich 

L
y
s
e
n
k
o)
已
經
逝
世
時
；

的
確
，
他
那
難
堪
的
迫
澤
遠
太
顒
明
了
。

一
直
到
現
在
，

蔽
俄
國
內
的
生
物
學
，
才
終
於
從
李
森
科
的
時
代
丨
l

美
國
遣
傳
學

(The 

Rise 

and 

F0ll0f 

T·D

. 
Lysenko) 



• 110 • 

家
芮
勒
稱
之
爲
「
近
代
科
學
史
上
最
古
怪
的
一章
」
l
_
·

恢
復
過
來
。

那
一
章
在
血
淋
淋
的
一
九
三
幾
年
代
伊
始
，
那
時
，
李
森
科
是
一
位
烏
克
蘭
籍
的
靑
年
植
物
育
種
學
家
，
以
噱
頲
式
的
主

張
，
在
蘇
俄
科
學
界
中
躍
登
龍
門
：
他
認
爲
植
物
的
自
然
遁
傳
特
性
，
可
以
由
它
們
的
環
境
而
巧
妙
加
以
改
變
。
這
種
觀
念
完

全
與
現
代
述
盛
傳
學
牴
觸
。l~

那
就
是
說
，
一
種
生
物
的
華
本
顏
色
或
者
形
狀
，
會
以
不
變
的
正
規
，
由
苯
因
一
代
代
相
傳
下

去
合
＾
除
開
它
們
受
到
變
異
以
外
)
°
可
是
，
他
這
種
理
論
對
史
逹
林
來
說
正
是
迫
切
需
要
，
傳
統
的
農
業
科
學
家
在
缺
乏
效

率
的
集
體
農
場
上
，
産
嚴
搞
不
上
去
，
使
得
他
越
來
越
煩
惱
。
李
森
科
這
種
主
張
也
有

一
種
思
想
上
的
吸
引
力
：
假
如
植
物
的

造
傳
特
性
，
可
以
在
恰
當
的
環
境
下
予
以
巧
妙
的
改
變
，
那
麼
可
以
假
定
，
對
藤
維
埃
國
民
也
行
得
通
嘛
。

李
森
科
在
他
大
名
鼎
鼎
的
賀
驗
中
，把
麥
子
發
芽
以
前
，
預
先
浸
泡
在
冰
水
裏
，
宜
稱
有
了
奇
蹟
似
的
改
變
：
麥
苗
變
成

了
春
麥
，
成
熟
得
更
快
，
因
此
可
以
有
更
大
的
收
成
嚴
。
他
堅
持
，
在
這
種
方
式
下
，
蕨
俄
人
酷
寒
的
極
地
環
境
可
以
種
植
更

多
的
作
物
。
不
過
這
種
「
春
化
處
理
」
在
試
驗
的
情
況
下
行
得
通
，
大
規
模
霖
旋
却
失
敗
了
。
儘
管
李
森
科
一
口
咬
定
，
却
沒

有
甚
麼
先
天
基
因
改
變
的
跡
象
；
他
只
不
過
育
成
了
可
以
略
略
早
熟
的
一
代
麥
種
而
已
。

李
森
科
的
行
動
，
却
用
的
是
俄
皇
時
代
拉
斯
普
丁
妖
僧
的
手
段
。
他
在
一
九
四
八
年
一
次
「
公
開
」
的
科
學
會
議
上
，
請

批
評
家
提
出
意
見
，
他
引
君
入
甕
，
要
他
們
自
承
墨
守
古
老
的
「
門
德
爾
丨丨
摩
根
」
荸
因
論
的
異
端
邪
說
，
在
史
逹
林
批
准

下
，
用
自
己
的
親
信
把
他
們
一
個
個
替
換
。
他
是
國
家
科學
院
逍
傳
研
究
所
所
長
，
禁
止
一
切
傳
統
遺
傳
學
說
的
賀
驗
；
甚
至

爲
了
這
種
研
究
所
使
用
的
果
蠅
，
也
加
以
煮
沸
消
滅
掉
。

一
九
六
幾
年
代
初
，
李
森
科
找
到
了
一
個
新
贊
助
人
1

黑
魯
雪
夫
，
他
急
急
於
要
拼
命
趕
上
美
國
農
業
，
不
過
李
森
科

的
本
命
星
業
已
暱
淡
無
光
了
；
從
西
方
傳
來
的
消
息
，
在
邋
傳
學
上
有
了
莫
大
的
進
展
。
他
的
令
名
，
也
由
於
蘇
俄
迤
傳
學
家

孟
德
維
杜
夫
這
本
地
下
出
版
品
「
李
森
科
的
興
衰
」
一
書
而
大
受
損
傷
，
這
本
書
眞
憑
箕
據
地
列
出
李
森
科
的
膺
造
査
料
和
人

物
的
暗
殺
。
最
後
，
黑
魯
零
夫
下
臺
'
_
l

一
部
分
由
於
他
多
災
多
難
的
農
業
政
策l
~

李
森
科
也
游
了
。
這
位
一
度
是
在
蘇
俄

農
業
的
太
上
皇
，
晚
年
都
在
莫
斯
科
附
近
的
一
處
研
究
站裏
渡
過
，
除
開
向
農
民
們
講
講
動
物
肥
料
的
價
值
外
，
很
少
做
過
比

` , 



• 111 • 

這
更
重
要
的
事
情
。

希
特
勒
傳

作
者
：
杜
南

(J
o
h
n
Toland) 

出
版
：
雙
日
出
版
公
司
(D
o
u
b
l
e
d
a
y
)

頁
數
；
一
、

0
三
五
頁

售
價
：
一
四

·
九
五
美
元

評
介.. 

莫
斯

(
M
a
y
o
Mohs) 

把
這
本
暢
銷
書
的
一
千
多
頁
集
合
起
來
，
杜
南
訪
問
了
好
多
好
多
位
副
官
和
元
帥
、
秘
書
和
醫
師
，
甚
至
連
「
元
首
」
忠

心
耿
耿
的
司
戡
和
座
機
駕
駛
員
都
在
內
。
或
許
一
部
分
由
於
這
個
原
因
，
這
本
書
到
處
多
的
是
軼
聞
逸
事
，
少
的

却
是
了
解
。

以
一
些
證
人
來
說
，
杜
南
是
太
可
以
欺
其
以
方
了
。
本書
中
記
錄
了
好
多
事
倩
，
而
沒
有
認
眞
疑
惑
疑
惑
一
下
·
·
像
吉
辛

緊
師
說

，
他
想
用
過
昷
的
古
柯
鹼
謀
害
希
特
勒
。
杜
南
偏
嗜
含
含
糊
糊
的
鷄
毛
蒜
皮
事
兒
，
也
到
了
令
人
厭
煩
的
程
度
。
擧
例

來
說
，
他
對
第
一
次
世
界
大
戰
以
前
，
年
輕
、
貧
困
的
希
特
勒
在
維
也
納
時
的
住
處
，
男
浴
室
裏
的
淋
浴
設
備
，
都
敍
述
了
一

分
來
鐘
。
然
而
在
大
事
上
，
杜
南
却
與
祀
錄
上
的
離
題
得
沒
證
。
他
斷
言
在
一
九
四
一
年
，
希
特
勒
「
在
羅
馬
天
主
敎
敎
會
中

，
依
然
是
名
莘
很
高
的

一
員
」
，
而
賀
際
在
那
個
時
候
，
希
特
勒
在
餐
桌
的
談
話
中

，
已
在
徹
底
猛
烈
攻
擊
天
主
敎
的
敎
義
了

；
杜
南
文
字
上
的
主
張
，
並
沒
有
甚
麼
幣
助
。
希
特
勒
在一
九
四
一
年
健
康
不
佳
的

一
節
，
却
冠
以
1

萬
難
相
信
l
~

濟
慈

的
名
句
：
「
呵
，
你
怎
能
不
自
在
？
披
堅
執
銳
的
武
士
，
你
孤
孤
零
零
，
更
白
白
蒼
蒼
擷
懶
散
散

？
」

那
麼
，
爲
甚
麼
有
這
麼
多
美
國
人
，
還
要
再
買
上
一
本
希
特
勒
的
書
？
或
許
理
由
之
一
，
根
本
是
杜
南
饌
而
不
舍
、
打
破

(Ado

lf 

Hitl

er) 

C時
代

7
6
-
1
2
'
0
6
-
5
5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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·
家
裏
藏
書
增
加
，
閒
話
就
會
減
少
。

．
看
一
本
差
勁
的
書
，
就
是
失
却
了
瑁
一
本
好
書

的
機
會
。

·
要
想
看
書
的
熱
烈
願
望
，
總
是
會
創
造
看書
的

機
會
。
時
常
有
人
這
麼
說
：
「
我
根
本
沒
有
時
間
看
書

。
」
這
句
話
多
麼
荒
唐
。

·
誨
着
歲
月
的
增
長
，
大
多
數
人
看
小
說
的
傾
向

越
來
越
少
：
…
·
人
只
有
在
年
輕
，
對
自
己
非
常
好
奇
的

時
候
，
才
想
知
道
在
某
些
情
況
下
，
人
們
可
能
會
有
什

麼
感
受
？
或
者
，
形
形
色
色
的
人
可
能
會
有
什
麼
擧
動

？
小
說
家
主
要
滿
足
的
，
便
是
這
一
種
好
奇
心
。

錄
自
黃
文
範
譯
「
珠
琥
語
」

閲
讀

沙
鍋
問
到
底
的
精
神
：
不
論
是
二
顆
氘
化
物
膠

羲
、
一
座
紋
架
、
或
者
柏
林
大
火
中
的
一
處
坑

這
，
他
都
去
探
問
每
一
名
重
要
的
國
肚
鯊
人，

一
直
苦
追
到
底
。
或
許
，
杜
南
那
種
直
截
了
當

的
美
國
腔
調
，
也
有
些
吸
引
力
，
從
德
文
譯
就

的
句
子
，
到
處
都
洋
盎
着
這
種
吸
力
(
「
來
呀

，
史
塔
夫
堡
，
頭
兒
在
等
呢
°
」
)
。
但
是
這

本
書
最
大
的
吸
引
力
，
定
是
美
國
人
對
本
國
上

一
次
的
、
公
正
的
十
字
軍
，
以
及
發
動
那
支
大

軍
所
進
攻
的
那
個
偏
執
狂
人
物
，
具
有
持
久
不

滅
的
迷
惑
力
。
以
希
特
勒
本
人
所
體
認
到
的
，

這
戰
大
戰
是
十
足
的
華
格
納
歌
劇
，
茜
至
杜
南

最
最
沉
悶
的
諸
頁
中
，
都
遮
蔽
不
了
腮
本
中
所

充
滿
了
的
這
種
冷
酷
命
運
。
一
次
又
一
次
，
希

特
勒
躲
過
了
暗
殺
的
炸
彈
，
這
就
像
是
天
意
憤

激
，
除
開
澈
澈
底
底
的
最
後
毀
滅
外
，
不
議他

有
輕
易
的
膺
懲
。
那
次
大
戰
中
美
國
人
是
好
人

，
他
們
顯
然
喜
歡
像
杜
南
的
這
種
作
家
，
把
往

事
向
他
們
提
醒
提
醒
。

(
時
代
7
6-
1
2-
0
6-
6
8
)

l l 




